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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人道》 的作者和编者均把
它定位为“官场边缘小说”，是有他们的用
意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以来，官场小说成了文坛的热点。但我们
在这些成为热点的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
大都是一些被作家极致化的官场生活描
写，或官员腐败，或官场勾心斗角、刀光
剑影、一片漆黑。这种过于极致化的负面
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官场的某些现状，让
作者和读者都得到宣泄的快感，可是真实
感却大打折扣，且负面作用也是多多的。
李天岑的这部 《人道》，有别于当下一些

“官场小说”，它写的是一些处于官场边沿
“不算官也算官”的人如何钻营跑官的故
事。而处于官场中心的几位真正的官，却
写得很有分寸感，写出了官场的真实，也
对当下的官场百态与官场文化作了较深入
的描写与开掘。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具有
对官场现实的认识作用与对官本位观念的
批判作用，而且具有某些人生的启迪意义。

小说的故事编织得曲折生动、引人入
胜，小说中的几组人物形象也塑造得相当
成功，小说的语言朴素生动、富于乡土气
息。在这儿，我想着重谈谈小说中的几组
人物形象的塑造。

马里红与杨晓静，这是作者在小说中
着墨最多、精心塑造的两个处于官场边沿
的女性的形象。她们一反一正、一动一
静，一个是学过兽医借医疗单位作为升官

阶梯的“官迷”，一个是名牌医学院毕业、
医术精良、医德高尚、无心做官的良医，
她们后来一为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兼党委书记，一为樱山地区卫生局的副局
长，同为副处级，可是她们的行为处处成鲜
明对比，人品也大相径庭。从为人来看，人们
当然喜欢杨晓静，唾弃马里红；可是作为一
个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来看，马里红却比杨
晓静显得更丰满更立体，也更成功。马里红
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就立志要当
官，懂得当官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于是十六
岁初中毕业回农村当了人民公社一名社员
时就利用心目中的“人物头”大队长三麻子
调戏她的机会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后
来，她在学了两年兽医之后到了樱山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药械库管药械，她自认为这里

“与外界基本没啥接触”，“是十八层人下的
人”，于是，借医院成立高干病房的机会，使
出浑身解数活动，先是当上了老干部病房副
主任，再借这个“青云梯”步步钻营、步步高
升，由医院副院长而至卫生局副局长；在被
免职摔了一跤后，又设法当上了樱山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恢复副处级；最后想
“活动”把医院升为正处级时发现由于当年
隆胸植入硅胶而诱发乳腺癌，又舍命陪酒，
落了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可悲结局。马
里红一无背景，二无能力，全靠一身钻营的
本事，利用官场上一些关系步步高升，达到
了升官的目的。当然，她也使过一些坏招，干
过一些坏事，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无赖无
品的小人而已。小说中把她比成沾上衣服就
摘不掉的“苍耳子”，其实也就是一块令人生
厌的“橡皮糖”而已。马里红这个人物形象在
当下官场还是有其典型意义的。作者刻画
这个形象时，固然用了一些漫画的手法，
对她也缺乏一种“悲悯”之情，但这个形
象的真实与美学意义是不容怀疑的。

比起马里红来，杨晓静的形象是作者
审美理想的化身，当然她也是为了反衬对比
马里红而设置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也在杨
晓静这个形象的塑造上花费不少笔墨，把她

“温润如玉”的性格从各方面凸显出来，运用
了不少成功的细节描写，并把她放在相当尖
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因此形象是鲜明

的，但总觉得不够丰满和立体。
小说中，几位处于官场核心地位的人

物形象，诸如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老院
长芮雪青、地区卫生局局长郗大康、副专
员路安韬、地委副书记冉登高、专员龚以
群，等等，着墨或多或少，都给人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或多或少被马里红
所利用，或者说，怀着不同的心理在马里
红的谋官道上帮了忙。比如说，路安韬就
因为在高干病房认识了马里红，在南下考
察路上有了那么一个不好启齿的夜晚，就
被这块“橡皮糖”沾上了，成了马里红升
官的一个重要筹码。老院长芮雪青是个很
有性格的老干部，他是出于甩包袱的心理
力推马里红到地区卫生局当了副局长的；
后来，又由于同情被免职的马里红，帮她
活动，最后被马里红顶了位置，提前退
休。冉登高之所以帮马里红说话，是因为
在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身边当秘书的司
马凯找了他，而他也需要司马凯为他在省
里说话。这样写官场核心各位官员的举止
言行，从不同角度来写他们为马里红所利
用，就比较有分寸感，也比较真实可信。

李天岑被称为“文章太守”，在繁忙的
政务岗位上多年来仍坚持业余创作，成绩
斐然。当代文坛的繁荣，不仅要靠专业作
家的创作，也要靠像李天岑这样的达到专
业水平的业余作者支撑着。对于他们，我
表示深深的敬意。

没有想到，《人道》如此好读，一下子
就能把人抓住，且读来忍俊不禁。当我得
知作者是一位基层官员，是一位地市级主
要负责人，不免有些惊讶和疑惑：官运和
文运何以在他身上结合得如此均衡？但观
其文笔，从容不迫的叙事，设悬念，拟对
话，刻画细节，摹写言谈举止的能力，以
及那暗藏的揶揄和民间智慧，确也不在某
些专业作家之下。后来了解，原来作者创
作有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写过多部中短
篇小说，不肯间断，近年另有长篇《人精》问
世，被改成电视剧《小鼓大戏》，颇受观众好
评。他自云，年轻时“以文得官”，年渐老“以
官得文”，言下之意似乎是，曾因舞文弄墨得
到赏识入了仕途，久经仕途上的历练和蹭
蹬，反过来又给了他创作上的资源。他这样
说，我才感到释然。天下之大，人材不拘一
格，此或为一例。

我认为 《人道》 的特点还是非常突出
的。首先是，生活的真实感和生活内在的
逻辑力量体现得比较充分。要看到，生活
内在的逻辑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忠于生活
的真实，往往能产生格外的感染力、征服
力。正所谓，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富于戏剧
性。与一些耸人听闻的官场小说相比，《人
道》 要可信得多。有些作家并无多少官场
生活积累与观察，却爱写官场，难免流于
概念化、说教化；还有一路，虽慷慨有
加，但夸张失度，用力过猛，把贪官搞得
青面獠牙，妖魔化、漫画化，痛快固然痛
快，反而不见了人性的深度。我看，在细
节的生动、人物的血肉丰富方面，有些作
品还真拼不过《人道》。当然，未可一概而
论。这里，是否熟悉生活、善于分析生
活，能否把握好分寸，起着重要作用。比
如，在小说中，几乎所有官员私下里都厌

恶马里红的死缠烂打、赤裸裸的跑官要
官，但最后在人事安排上，仍然是马里红
处处占上风，遂心愿；这些官员大都违心
地推举了她，以至邪气压倒了正气。这里
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俗话说，人恶人
怕，人善人欺，他们或惧于她的威胁，或
得了她的好处，或仅仅出于尽快打发她走
人，或误以为她有更深的背景。

我由此感到，作者作为一个官场的
“个中人”，还是能反观、能内视、能省思
的，这比较难得。他能看到负面力量往往
非人力可以遏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
人，在纵容着马里红式的权力狂，使之得
逞。固然有与之勾结者，但更多的却是并
无勾结者，正是这些官员的动摇、怯懦、
自私、苟且、毫无公心，造成了更大的危
害。这种反思精神贯穿在整部小说中。

看得出来，全书的构思，原来是要着
力写两个女人、两种人品、两种命运际遇
的，甚至原本想首先大力塑造一心为民、
医德高尚的杨晓静，但写着写着，马里红
夺了戏，变成真正的主角。不是说杨晓静
写得不好，有些章节也很感人，很见个
性，然而，马里红的动作性更强，身上戏
更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个形象
的现实感和典型性更为突出。应该说，马
里红成为全书的主人公，有深刻的根源。

马里红是当今官本位文化熏陶下，在
合适的气候土壤上疯长起来的一株恶之

花。她“敢踢敢咬，是个天都敢摸的女
人”， 一个贪婪的权力狂女人。我们见过
许多男性贪官，却鲜见这种女性钻营者

“官迷”，于是这个人物因其女性的文化身
份而具有新的意义。事实上，在这个欲望化
的时代，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会被煽起勃
勃野心，“女人啊，你的名字就是软弱”这句
箴言，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修改。那种只看到
男权中心社会女性的受压抑，却看不到人性
的共同性、历史性变化的观点，也需要修正。
现今许多腐败的事实证明，没有男女的共
谋，是完成不了的。小说中的马里红具有一
种贪婪型人格，她心中烈火熊熊，睡不安席，
食不甘味，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哼，都说
现在官不好当，可没一个不想当官，小学生
都想当班干；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两样都不
沾，那日子难熬，难以抬头啊。”她的占有欲、
支配欲不断上升，追逐权力如患狂疾，她利
用女性所有的优势，无孔不入，见风使舵，
巧舌如簧，反客为主，于是从院长到局
长，一步步向上爬。作品写她“苦于自己
不会长，脸黑身子白”，便去丰胸，做硅化
胶乳房，诱发了乳腺恶疾，她不得不藏藏
掖掖，疲于奔命，下场凄惨，有很深的警
醒意味。这个设计好，不是人为的编造，
有某种必然性。这个形象在当今无疑具有
典型意义。

人是最有魅力、最有挖头的，只有抓
住了人，人事、人心、人情，又有大量生

动细节保证，就能生出许多波澜和趣味。
这部书的引人入胜，与它始终贴着主要人
物的动机和手段向前推进有关；也与它写
出了一定的人生韵味、感悟、甘苦、哲理
有关。小说在臧否人物中，加入某种幽默
和冷眼，不时点染，令人发笑。例如芮院
长，为袒护马里红、助她升官挖空了心
思，到头来却被马里红顶替掉了。他在提
前退休前说：人的两鬓白发，一边是算计
别人算计白了，另一边是被别人算计白
了，都说我只有一边白，那是因为我芮某
不会算计别人只会被别人算计。又说，上
帝造人不合理，只在前面安了两只眼睛，
人要自己给自己脑后安两只眼，云云。其
牢骚和无奈可见。

中国的文学，向来有警世、喻世和醒世
的传统，所谓“非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这
被认为是载道，但这样的载道，若再伴以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惩治系统，却是中
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李天岑的笔法，有劝
谕讽喻意味，并杂以河南民间方言，有民间
的道德批判精神和喜剧精神。这也许是他的
作品受到民间喜欢的原因。

然而，细品全书，仍感缺乏一个宏阔
的背景，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相互渗
透，挖得不深。这倒不在于马里红多么
小，而在于主要人物行动的动机应该来自
历史深处的潮流，而不是琐碎的个人欲
望。怎样把生活转化为艺术，不能满足于
讲一个好玩的故事，要能够进入存在的深
层。另一方面，臧否过于分明，善恶过于
分明，脸谱过于分明，削弱了生活的复杂
性。像马里红，恶到家了，有时贬斥到溢
恶，她作为母亲、妻子，就没有过一丝善
念和良知闪现？作品有点接近通俗小说的
惩恶扬善的极致化写法了。

《人道》 长达四十九万字，但是好看。
一个极其平庸的马里红，竟然扶摇直上，几
乎爬上高枝，好险啊！执政者当戒。

这得力于作者讲故事的本领。虽然《人
道》不像作者的前一部长篇《人精》取自真人
真事，但都源于作者之亲睹。特定的氛围、官
场的虚伪、人物的举止、语言之肉麻，以至官
场的一些潜规则，绝非亲历者外所能言者。作
者会讲故事，光怪陆离，但是你信。

伏尔泰说：我读了四遍 《一千零一夜》
后，才算是尝到故事体文艺的滋味。司汤达
说：上帝最好让我忘记《一千零一夜》的故
事情节，以便再读一遍，重新得到美妙的故
事所给予的乐趣。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没
有电影，更没有电视剧。不会编故事，不会
吊人胃口、吸人眼球、出奇制胜的作家，很
难说是高明的作家，除非他的作品极力淡化
作品的戏剧性而非拒绝背后的故事。

马里红向上爬的手段极其拙劣，无非是
亲自到领导家里看病量血压，带上小姐按一
按，同路专员的太太套近乎送一套“必好
适”，到宾馆给冉书记示范按摩颈椎，给龚
专员送偏头痛的药，让丈夫游海经营“红樱桃”夜总会，说黄
段子，陪酒、灌酒，夜总会成了色情服务所和权力交易所，而
且，疏通领导是“三番五次地跑”。拉拢了多少干部！给调任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路安韬赠送王维的画 （部长开口了：虽说
我不在樱山了，但说话还有人听） ……一个个被她攻破放倒，

“好好好，研究研究！”“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只管说！”
奇怪，如此拙劣露骨的表演，竟然明效大验，百试不爽。

固然，现实中不乏其例，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宦海浮沉，
水深得很！

马里红口出狂言，竟然说：“白求恩？早过时了！”“白求
恩他本国人都不学，我们还把他捧为神？”但是作者并没有给
予马里红一个好的命运。在宣布取消副局长试用期以后，马里
红惶惶不可终日，向“一脸嘴”占卜问卦，每天口念“我是金
刚，威猛无比，天下无敌，无所不能”。郗局长患肺癌，她暗
自窃喜：“下一步坐他的交椅。”路部长答应她“明天联系联
系”，她正在做第三次化疗，同时做她的升官梦，最后，光着
头，像男人一样瘫倒在床，吓了人一跳，彻底的丑态百出。

依马里红之心看来，“医院现在救死扶伤不再是人道主
义，而是惟钱主义”，所以《人道》告诫人们：“官场上小人是
大忌。小人最可恶，小人最可恨，小人最可怕，小人最难防……其
实，对待小人淡而化之，漠然视之，小人便会自生自灭。”这
也许就是作者取名“人道”以对抗“惟钱”的命意所在。然
而，“淡而化之”，小人未必“自生自灭”。有史以来“小人”
与“君子”是一对孪生子，有君子就有小人，讲小人自生自
灭，无非是作者的希望。但是作者所写的小人手腕拙劣，塑造
的谦谦君子杨晓静的形象也较为单薄，正面力量缺乏理性高
度，不能构成策略和智力间的明争暗斗，影响作品向人性和精
神的深度作进一步的挖掘。《沧浪之水》 及其改编的电视剧

《岁月》写的也是官场里不择手段的钻营，可是罗清水和梁致
远的际遇激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它揭秘出职场的潜规则，正像
闻局长所传授梁致远的那样：你可能不喜欢吴过，但是小人对
你很有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时地寻找自己的影子，这
样，作品就深刻了。

如何将鲁迅所命名的《官场现形记》式的“谴责小说”提
升到像《儒林外史》那样深刻的“讽刺小说”，是目前官场文
学一个较迫切的课题。生怕投鼠忌器，难免笔下留情。

我对作者李天岑结构故事的才能表示欣赏，很希望 《人
道》和《人精》一样，改编成电视剧，进一步解析“人”，进
一步认清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人”，让“人”在人道精神的光
照下自尊自重、自强不息。

李天岑把自己的 《人道》 界定“官场边沿人物”。他说，
官场的中心是简单的，而边沿，是官场和非官场的交接部，
因而也复杂得多。《人道》的故事，正是在樱山的这个错综复
杂的官与非官的边沿地带展开的。至于中心是否真的简单，
姑且勿论，但边沿地带的复杂和丰富，确实被李天岑以现实
主义的笔墨、生动传神的细节、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灵动
的语言，特别是性格鲜明的人物，真切地展露给了读者。

从 《人道》 其创造的艺术长卷看，李天岑虽是业余作
家，其对小说写法的操控却已经相当老到、相当熟稔了。

《人道》的主人公有两位，一位是非党的业务型女干部杨
晓静，毕业于北京正规的医科大学，精通医术，淡泊名位，
并不热衷于做官，更鄙夷于钻营，有责任感，有事业心，从
科主任到副院长，到卫生局副局长，凭的是本事，走的是正
道。作者是把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和支柱
来写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在生活的层面，她
是另一位女主人公马里红的非自觉的竞争者；在艺术层面，
她又是与马里红对照着写的，是马里红负面人格和行为的参
照物。在作品中，用于这个人物描写的笔墨并不算少，但与
马里红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与对话，就嫌弱。

我同样认为，写出马里红这样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
李天岑 《人道》 的重要贡献。像杨晓静一样，马里红也是从
非官走进官场边沿的人物。她本是只有中专水平的兽医，却
热衷于做官，用她丈夫游海的话说，是一个“官迷”。她靠了
钻营，从医院的医疗器械管理人员，钻到老干部病房去做主
任。她相信“想要官运好，主动靠领导”的潜规则，悟出了

“接近小人物头只能得到小利，接近大人物头就能办大事”的
道理。老干部病房虽说主要是和那些老弱老病号打交道，却
也是地区领导看病的地方，是些能够给你戴上乌纱帽和摘掉
你乌纱帽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马里红远比茫无所知的杨晓
静敏锐得多，她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攀附上副专员路安韬的。
缠住了路专员，利用他的权力杠杆，她如愿爬上了副院长的
位置。权力的杠杆是需要交换的，马里红用的是她作为女人
的色相，为此专门去整容医院做了隆胸术；另外，就是贿
赂，如送画等。

权力资源是马里红在官场钻营、贪婪地向上攀爬的支点，她以猫一样敏
锐的鼻子，判断每一个她碰到的大小“官人”的价值，然后像毒蜘蛛一样，
结成一个为她所用的权力关系的网络。比如，通过路专员搭上主管组织的冉
登高的关系，用美丽的乔叶子作诱饵搭上统战部副部长秘书司马凯的关系，
等等。这个关系网的建立和运作都是以权权、权钱、权色的交易为动力、为
特色、为润滑剂的。正是靠了在这个权力网上的运作，马里红才一步步得以
从医疗器械科主任到老干部病房主任，到医院副院长，到市卫生局副局长，
到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马里红这样的艺术形象，是以这样的现实人物的大量存在为前提的。这
样的人物的存在，又是以官本位的积习和理念的长期影响分不开的。除了两
位女主人公，作品还写了其他许多人物，如老院长芮雪青、卫生局局长郗大
康、游海的表弟先富来等，虽也不无可观之处，但都个性特点不十分鲜明。
难得的是，作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大量吸收生活中活的、有生命力的成
分，如大量流传民间的新俗语的运用等，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如果说，作品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藏露关系还可以处理得更好
些。笔无藏锋、一览无遗，向来是操觚者的大忌，所以刘勰有“言所不追，
笔固知止”之议。如果向含蓄蕴藉的方向着力，作品的篇幅也会更紧凑些。

李天岑在长篇小说《人道》中写了一个非常耐
人寻味的人物，这就是官瘾十足的马里红，若用一
句话来概括故事内容，就是关于马里红跑官要官
的坎坷故事。

跑官要官买官，官职成为了腐败寻租的重要
对象，这正是当今官场遭人诟病的关键。几乎当今
流行的官场小说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马里
红这样的官迷也是在官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人物
类型。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李天岑的叙述中读出
了新意。这种新意缘于作者的姿态和用意。一般来
说，官场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揭露和批判型的小说，
有的甚至可以归入到黑幕小说和谴责小说中去。
谴责小说是鲁迅对清末的一些反映官场和社会腐
败现象的小说的统称，代表作就有《官场现形记》，
鲁迅一方面肯定了谴责小说的积极意义，认为这
些小说能够直接面对社会问题，“显其弊恶”、“严
加纠弹”；另一方面认为谴责小说的毛病也很明显
和突出，他说，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
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鲁迅的意思很明确，
在他看来，谴责小说的艺术上缺乏沉淀、缺乏含
蓄，而在思想主题上，则是为了迎合社会舆论，夸
大其辞。这就涉及到作者的立场和姿态问题了。李
天岑在《人道》中显然不是采取揭露或谴责的姿
态，他采取的是一种劝诫的姿态。他是通过马里红
这样一个跑官要官、官瘾十足的人物的悲剧性结
局，劝诫现实中的人们，要收敛起被官本位文化催
化膨胀的私欲之心。如果要把《人道》这部小说归
入到官场小说之中的话，那么它也是一部官场劝
诫小说。

李天岑对马里红以及她所面对的官场环境的
把握有一个恰当的度，他不像有些官场小说那样
采取一味丑化或夸大的方式来获取引人注目的效
果。马里红说起来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干部坯子，
她有她的优点，敢说敢干，善于察言观色，头脑灵
活。她第一次玩心计是“文革”时在农村的时候，她
一张大字报贴在公社大门口，质问公社党委要不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从杨晓静手里抢走了农业
专科学校的名额，达到了脱离农村端住公家铁饭
碗的目的。这个时候的马里红还不过是一个紧跟
政治的青年，她的行为在当时来说还会被视为革
命精神的表现。但几十年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官本位意识不再是羞羞答答，而是趾高
气扬了，此刻的马里红，内心的当官欲望就无所顾
忌地膨胀扩张。她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预感到新
组建的老干部病房是一个当官的重要平台，削尖

脑袋也要进去，从此她就在跑官要官的路途上停
不下来，她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了道德底
线，也顾不上脸面羞耻。她请客送礼，出卖色相，拉
帮结派，造谣污蔑，只要能够当成官，她是什么坏
事都能干出来，但即使这样，她的升官路途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她瞄准的第一个官职是医院的副院
长，当上这个科级的副院长，真可以说是磕磕绊
绊：她想用肉体腐蚀路安韬专员，却遭到了路专员
的拒绝；她直接找芮雪青院长要官，芮院长却和她
打起了太极拳。即使这样，马里红也没有清醒过
来，反而在跑官要官的邪路上越走越远，当然她的
目的也一步步达到了，她终于当上了卫生局的副
局长，当上了第一医院的院长。如此同时，我们也
看到马里红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她丧失了女
人的尊严，也失去了丈夫的爱恋；她不得不掏出自
家的二十万元钱去堵先富来卖假药捅出的大窟
窿；她也只能忍受着做假乳房带来的痛苦。李天岑
所写的结尾尤其发人深省。马里红已身患癌症进
行化疗，仍不惜一切地为自己升官悄悄活动。在宴
请路安韬的酒席上，她始终攀附的高官路安韬丝
毫不顾她的身体状况，逼着她喝酒，直到喝倒在酒
桌上，最后在酒店的床上奄奄一息，床前没有一个
亲人，她惟一信赖的乔叶子此时却在为她自己的
车子和房子没有了着落而号啕大哭。李天岑的叙
述其实是在警示人们，像马里红这样忘乎所以地
跑官要官的人，到头来只会是众叛亲离，是不会有
一个真正的朋友的。我从小说一点一滴的叙述中，
看到了作者李天岑劝诫为官者的一片良苦用心。

中国文化有着劝诫的传统。一本《弟子规》就
是一本劝诫人们弃恶从善、成就圣贤的经典。佛教
也是强调劝诫的，在佛教看来，教人行善就是劝，
制止为恶就是诫。在李天岑的这部小说中，杨晓静
就是劝，马里红就是诫，这两个主要人物共同担当
着劝诫为官者的责任。其实，中国古代的官场同样
也有劝诫的传统。明代的清官曹端，有一个学生在
乡试中取得好成绩，安排去西安府做官，临行前他
去拜见老师，讨教怎么样做官，曹端对他说：“其公
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从此，曹端
的话成为了为官的至理名言在官场流传。据说从
宋代以后，各级地方衙门里都要在公堂上立戒石，
戒石上刻着“公生明”、“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难欺”等劝诫的警句。这类刻在石头上
的劝诫警句就称为“戒石铭”。今天的官场同样需
要戒石铭，而且应该有今天的戒石铭。我以为，李
天岑的《人道》就是今天的戒石铭。

《人道》人物形象塑造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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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官场的戒石铭
□贺绍俊

专家、评论家们对《人道》
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令我
受益匪浅。我当时在人物选
择、人物把握和题材把握上是
出于这样的考虑：作家写作不
仅是为了当作家，写小说也不
仅是为了写小说。我记得有位
评论家讲过，一个作品当读者
看过以后，如果只是起到消遣
作用或者是打发时间的作用，
书本一放，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对读者没一点启发和教育作用，这个作
品应该是不成功的。所以说我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定位
就定在要把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传
递给读者。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想劝大
家在做官的问题上不必苛求，要顺其自然，不必像马里红那
样，为做官去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是我的出发点，也就是贺
绍俊老师讲的“劝诫”。

究竟怎么来描写官场？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有责任感，
要准确地把握官场，要让读者通过这部作品，真正了解官
场并不像有的官场小说写得那么黑暗，也不是血淋淋的你
争我夺、勾心斗角的残酷无情。官场里面光明面还是主要
的，阴暗面还是次要的，官场有阴暗面也正像大树底下有
阴影，是因为天上有太阳。我就想通过我的这部小说匡正
一些官场小说走极端的偏向。

作家要有责任感
□李天岑


